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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商场门口的织补师傅：

寒风中，路边一坐就是一天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叶嘉利

朱师傅今年42岁，在人
民商场门口织补衣物10年
了。羽绒服、鸭舌帽、棉鞋、
露出手指的手套、捂住嘴
的围巾、护腿，朱师傅穿得
厚厚的。“干我们这行的，
长年都在外面，皮肤什么
的肯定都不好，看起来显
老，”她说，“一年中冬天最
难受，在外面一坐就是一
天，不能到处走动，由于要

动针线，手一直得露在外
面。”

其他织补衣服的摊
主，也都是全副武装。虽然
每个人防寒的装备不一
样，但有一件是大家都有
的，就是露出手指的手套。

“干我们这行的，还是要靠
手艺吃饭，手艺好了，回头
客就愿意来这里缝补，别
人花钱也觉得值得。天气

冷 ，对 我 们 来 说 也 习 惯
了。”朱师傅说。

午饭时间，她们有的
在旁边摊上买点吃的，有
的用保温盒从家里带饭
菜。如果上厕所，就去人防
地下商城或者附近的商
场。朱师傅说：“衣服放这
里，客人随时可能回来取，
所以我基本一天不动地
方，防止客人找不到我。”

■放不下老手艺，会一直弹下去
老王夫妻俩已经在济

南度过了12个春节，说起
家乡，夫妻俩眼圈都红了。

“过年时也想回去，可是每
次春运买不上火车票，后
来干脆就在济南过年了。”

刚开始来济弹棉花那
会儿，生意很好，而最近几
年，老王明显感觉到大不
如以前。

老王无奈地说，现在
年轻人冬天用羽绒被，夏
天用空调被，来弹棉花的
人越来越少，光顾的多是
些老年人，加工的也多是
旧棉被。“我觉得手工弹出
的棉花厚实、暖和，还是老

手艺好。”
老王说，没办法，家里

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儿子
离了婚，孩子也就刚能养
活自己。2007年，老王把孙
子接到济南，祖孙三人，就
挤在只有四十平米的小房
子里。老王算了一笔账，房
租一年一万，孙子上学还
需要学费，家里还有97岁
的老母亲，每年要寄2000
块钱给老人治病。“再除去
生活费、电费，一年干下
来，剩不下多少钱。”

为了省钱，一部小灵
通老王用了12年，机身上
缠了一层一层的白胶带，

屏幕也留下了几道裂纹，
实在不能用了再换。习良
华拿着一部白色新手机
说，这是前几天花了180元
买的，还不知怎么用。

说到弹棉花的手艺，
老王笑了，这个活儿挣不了
钱，很多年轻人都不愿学
了，“弹了大半辈子棉花，放
不下这手艺，别的咱也干不
了，还是干这老本行，只要
还能干下去就干，毕竟好几
口人还张嘴等着吃饭。”

“隆隆隆……”弹棉花
机器的声音又响起来，穿
过寒风，温暖着城市的一
角。

棉絮满屋飞
落下咳嗽病
弹棉花的老两口：干了大半辈子，放不下老本行

文/实习生 李帅 本报记者 赵伟

临近春节，背上行囊，不少人开始踏上返乡过年的路。
但是，一些来自异乡的弹棉花手艺人依然坚守在济南这个城市的角落

里，干着十几元一笔的小生意，用他们皴裂的双手温暖着济南的冬天。
济南市甸柳小区五区的王荣六老两口就是这样的，他们弹了大半辈子

棉花，生意虽冷清，但为了生计依然放不下这老本行。

在经四路人民商场附近，有一群织补衣物的女工，她们每天的
工作就是在街边坐着，一边帮人缝补衣物，一边招呼着新的顾客。从
上午九点左右，直到天黑，她们都不会离开自己的摊位。身边的牌子
上写着“专业织补，电脑刺绣”，再加上自己的名字“朱师傅”、“樊师
傅”，这就是她们的广告牌。

■寒风中，手一直得露在外面

附近织补的价格都一
样，但是每个人的手艺不一
样，所以顾客的多少也会有
差别。“缝补毛衣，1厘米5块
钱，高档西服、羽绒服贵一
点，10块钱一厘米。除了缝补
衣服，还可以裁剪、绣花。有
的衣服用针线不好补，就绣
一朵花盖上，小花30元一朵。”
绣花都是找别人先用电脑制
图，她们再一针一线地缝上
去。

在人防商城出口躲风的

樊师傅，在这里干织补也有
十多年了。她说：“生意说不
定好坏，有时候运气好了，接
的生意都忙不过来。赚的钱
比打工强点。越到冬天，生意
越好。夏天的时候衣服不多，
到了冬天，毛衣、羽绒服、西
装都多起来了，并且衣服一
般比夏天的贵，过来缝补的
人也多。生意好的话，一个月
能挣个3000块。”

朱师傅对自己的生意
比较满意，但是她说近几

年来生意没以前好了。“也
可能是干这一行的多了，
现在小区里的干洗店，很
多都可以织补。以前，一说
到织补，人们都想起到人
民商场来，现在人们开车
过来还不方便停车。还有，
就是人们的生活水平高
了，缝补的人也越来越少
了。”朱师傅家里有一个孩
子，正读大学。据她介绍，
孩子上学的学费基本都是
靠她一针一线赚来的。

■冬天生意最好，一月能挣三千

记者采访时，朱师傅
手头正忙着改一件阿玛尼
羊毛衫，挂牌标价是3700
元，她的工作是把这件羊
毛衫的袖子剪短。她说：

“缝补的衣服什么都有，最
贵的有9000多块的，便宜
的也有几十块的牛仔裤，
破个洞补一下。”有些顾客
把贵重衣服放在这里不放

心，“送来这件毛衣的顾
客，要了我的身份证复印
件，还留下了我的电话。怕
我把衣服拿跑了，这也可
以 理 解 ，毕 竟 东 西 挺 贵
的。”朱师傅说。

朱师傅介绍，裁剪这
件阿玛尼的价格是30元，
大概要花两个小时。她说：

“干这行很费时间，织补一

件衣服要花很久，整天都
没有空闲的时候。”在她脚
下，还摆着五六个装着衣
服的袋子。

朱师傅说：“针线就是
我工作的全部，就和别人
在办公室工作一样，我的
办公室就在这里，每天我
都在这儿，只要生意好，天
气冷点无所谓。”

■接的活儿既有阿玛尼也有普通牛仔裤

老王说，年轻时是用
手工弹，一天也就弹一床
被子，现在换成机器了，一
床被子弹下来也就半个多
小时，但是使用机器，也时
有意外发生。

一次，操作机器时，习
良华的手指不小心被机器
挤住了，疼得要命，“住了
两天院，花销太大，买了些
药，就赶紧出院了。”习良
华搓一下皴裂的双手，因
为这次意外，她左手食指

上的指甲再也没有长出
来。

除了随时可能出现的
意外，老两口还要天天忍
着满屋的棉絮干活。老王
指着一堆旧棉花说，大部分
顾客拿来的是旧棉花，很
脏，味道也不好闻，棉絮满
屋飞，即使每天戴着口罩，
也经不住天天这样熬，老两
口落下了咳嗽的毛病。

而老两口为了省电，
白天不舍得开灯，只借着

门口照进的些许亮光干
活。“这两年，我明显感到
视力越来越差，还经常流
眼泪。”边说着，老王不时
揉一下双眼。

冬天没有暖气，窗户、
门缝呼呼漏风，到了晚上，
老王和孙子就挤在加工台
上睡觉，习良华则睡在仅
有八九平米的外间，里面
堆放着棉花、棉被、吃饭的
家什，宽不到两米的空间
几乎插不进脚去。

■白天不舍得开灯，视力越来越差

将旧棉花放入机器重
新弹一遍，铺上网纱，两面
揉压两次……见到王荣六
时，他和老伴正忙活着，40
平方米昏暗的“加工房”里
放着两台机器，一张案台，
剩下的空间就仅够挪动脚
步。

王荣六今年63岁，老
伴习良华62岁，2000年，经
人介绍，两人从河南老家
来到济南，租了一间40平

方米的平房，开始弹棉花，
这一呆就是12年。老王说，
他们也去过南方城市，但
最终还是选择留在济南。

“济南人实在，不跟我们计
较价格，附近一些老顾客，
看到我们不容易，有时候
还送些吃的东西来。”

老王弹棉花已经近50
年了，从十六七岁他就跟
着村里生产队学弹棉花，
看多了也就学会了。王荣

六说，“给人家弹棉花一点
也不能马虎，弹好了，回头
客也就多了。”

凭着好口碑，附近不
少居民常过来弹棉花。正
在等着弹棉花的宅女士
说，家里有一床被子用了
好几年，感觉扔了太可惜，
就拿过来让老王给再弹一
下。“我也是慕名而来，听
说老两口干活不错，不偷
工减料。”

■来济12年，凭良心弹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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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正在弹棉花。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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